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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通俗小说舟船叙事的美学特征
鲁跃  

	 （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  要]明清通俗小说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向来为人们所喜爱，而船舟作为明清通俗小说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符号，它

是对传统船舟这一物象的继承，在某些方面也对明清通俗小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船舟这一意象而产生出的船舟叙事美学

特征也在明清这样一个通俗小说发展到极致的时代而达到了更全面、更完美的展示。通过分析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船舟叙事，形成

的不同的美学风格，本文着重从船舟美学传统和船舟叙事美学的嬗变发展以及对船舟叙事二点美学特征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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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往美学传统与后续发展和变化

明清通俗小说中关于船舟的描写大量出现，这就不得不

提的一点就是水路交通的发达，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

水运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交通运输网，配合陆路交通，方

便了市民阶级特别是平常百姓和居民的外出求学、游览风光和

对外贸易等等。船舟叙事中的种多情景都包含了不同的美学意

蕴，明清船舟叙事美学既有对传统船舟叙事美学的继承，又有

对传统船舟叙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明清之前的船舟描写，以诗词文章为主流，在诗词文章中

船舟一般都是孤独、寂寥、失意等等，可以说是属于文人雅士

的一种“雅”符号的缩写。明清以来，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清时期社会文化

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审美风气的变化也导致了明清小说

家的实际创作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明清的通俗小说中开始大

量出现对市民阶级和市井文化的描写。明清通俗小说对这种情

况的描写，中国传统文化由雅走向俗，更加贴合寻常百姓的生

活，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就是明清时期出现了极具时代特色的

市民文艺。在《初刻拍案惊奇》中的《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

尼昼锦黄沙巷》一回中就描写了他们的世俗常态，在这里船舟

就是一方独立于外界的封闭环境，在这里正在发生着世俗中每

天都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而这种简单的船舟叙事风格在以往或

者是在早先的宋元话本中是不存在的。

文学的发展是受到两种因素影响的，一是主观，二是客

观。主观就是小说作家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主观感受，特别体

现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客观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时代背景

的变化等等因素所制约。主观和客观这两个因素使得船舟叙

事开始由俗向雅转变，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雅俗共展的美

学特征。船舟叙事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是随着时代的发

展而不断发展的，这就使得船舟叙事在保持传统船舟叙事的

美学特征的同时还能兼收并蓄，既往开来，保持着船舟叙事

的生命活力。

在另一方面明清时期船舟表达了对生命意识的增强。生命

问题是一个古老且深远的问题，生命问题在中国古代就一直被

争论不休，儒道两家就生命问题就走向了两个极端。两家在生

命问题上持相互对立的观点，直到魏晋玄学的出现才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这个矛盾。

明清时期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资本

主义萌芽开始出现，一部分人开始对旧有的思想价值观进行反

思，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明代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

们愈发希望从理学的桎梏中走出，人的思想和观念产生了明显

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市民希望文学作品能够贴近现实生活，表

达他们的真实诉求。对生命的尊重、爱情的最求、男女平等等

成为明清世俗文学最为突出的标志。

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苦难和不幸的悲悯是船舟叙事中的动人

之处，作家以其细腻的文笔创作出感动人心的作品更能激发人

心中那最真实的感情。

二、以船和舟为叙事载体的意蕴和境界美

意蕴和境界是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也是一种空间范畴，

而“境生于象外”是对诗歌也包括其他艺术意蕴和境界特征的

深刻论述。[1]

“境生于象外”使得意蕴和境界不再局限在一个单独的

空间，它具有了一种空间的延展性。明清一些小说作家利用这

种空间延展性在船舟上营造不只属于这个单独船舟的意蕴和境

界，而是把它放射到外部来增强小说带给人的感染力。明清通

俗小说在船舟叙事的意蕴和境界美学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不经意间”的相遇之美。船舟行走在水中，必然会

发生两船“擦身而过”的场景，陌生人遥船而望往往就会发生

一些具有浪漫性质的故事，这就是“突然美学”意蕴[2]，“突

然美学”是基于德国美学家卡尔· 博哈提出的“突然”理论

强调审美的瞬间性[3]，在明清通俗小说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年轻

男女在船舟或某一地点见面后暗生情愫，一见钟情而后私定终

生。当然这是作者的美好愿景，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深刻

的文学内涵。

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偶然”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偶然”在中国古代有着很深厚的美学范畴，在中国古达经

常会出现“偶尔”、“猝然”、“忽”这样的词语。这里说的

“偶然”不是指创作思维，而是指创作主体与客体在相遇时所

爆发的一种冲动从而创作出佳作。

明清以来，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兴起，文学

作品中的日常小人物越来越成为“相遇”的主演者，而船舟作

为一个封闭性好且独立的空间更加适合这种萍水相逢的故事，

在这样一个小空间内书写故事更能细致和扣人心弦，不失为窥

视复杂人性的一处绝妙地点。

清代小说《飞花艳想》第二、三两回便为男女主人公们的

相遇设计了一个浪漫有趣的情节。这场巧遇中的“惊鸿一瞥”

实际上承载了深厚的心理、生理、社会、历史、文化等因

素。从“陌生一相识一别离”这样一个惯用的模式来说，船

舟之遇见常常意味着人要面向一个未知的未来，尤其是对于

被禁锢在闺阁中的少女来说，它常常是人生的一种新开始，

在这之前，她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归宿会在哪里，不知道未

来的丈夫是否会符合自己的心意。而游船作为古代一种娱乐

交通工具，恰在此时，为她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去接触外面世

界，接触异性，甚至遇见意中人的机会。因而，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船舟”这一交通工具还具有烘托人物未知命运、

揭示存在焦虑的文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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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势力对两委的渗透，决策民主化、选举民主化。真正实现

环境的整洁，公共卫生的良好，家庭和睦，邻里互助，共同创
建和谐、美丽、法治、有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社会。

保证乡村振兴法有效实施，培养新型农民
农民需要自己治理自己、需要通过法律治理，需要通过德

治进行治理，并将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效的结合起来。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构成了统一的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治理有效，治理有效也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乡村的振兴关键是农民综合素
质的提升，也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要有所提升，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与城市接轨与国际接轨。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有法律的保证，乡村振兴法对乡村振
兴目标的实现做了法律规划和法律路径。

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素质农民是促进乡村人
才振兴， 通过法律途径破解“谁来种地”困境，加快农业科
学化和现代化转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真正加大农村专业
人才培养力度，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组织开展各种技能
的培训，比如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
训，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明法律、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
质农民提供了法治保障。保证乡村振兴法的实施就要严格执法
和大力普法，推进基层法治的建设。要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行动。加强其他法律法规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贯彻执行。乡
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乡村振兴法律的护航，要让法治
的理念和法治的思维贯彻在农民发展的各个领域，保证农村改
革的不断推进，保障乡村振兴目标的达成。

结束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的不断发展、农村的面貌的改

变和农民的持续进步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是振

兴，振兴核心和实质就是乡村的发展问题，就是要通过各种方
式和途径实现乡村全方位、立体化的发展和振兴。乡村振兴战
略的对象是乡村，乡村是一个伟大的系统，乡村实际上包含着
农业、农村、农民，也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方
面的内容。乡村振兴法的颁布和实施能够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基于此，要加大乡村振兴法的宣传力度、创建乡村法治社
会保证、保证乡村振兴法有效实施、培养新型农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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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意蕴无穷”的流动之美。船舟的流动之美最突出的

体现在给人的联想和情感触动。船舟的流动美一方面来自于船

舟本身自然的飘动，但从更深层次来讲小说家写作的“虚实相

生”的手法更为重要，这是一种艺术创作手法更是一种艺术的

一层境界，《邢君瑞五载幽期》中的结尾处描写两人再次会面

后一同泛舟荡入湖心而不见，最后，用通过第三人称视角写邢

军瑞与西湖水仙在一起幸福生活的场景：“小舟游荡于清风明

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没无时。远观却有，近视又无。”在这

里就用了“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故事情节更加生动精彩。

同时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也会让读者在阅读时最大程度的进

行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思考，体会更多的“味外之旨，意外之

象”。

三、以船和舟为叙事载体的悲啸美

悲剧渊源于古希腊，由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狄奥尼

索斯）颂歌演变而来。而中国的悲剧自古以来数不胜数，中华

上下五千年来的悲啸意味蕴含在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一直影

响着文人志士的创作思路，“这种压抑的悲啸感在抒写心灵、

倾诉感情的小说作品中常常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喷薄而出，对天

道的无奈，对命运的不平，对现实的失望等等悲啸感成为古代

小说作家不停悲咏的主题。”[4]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清通俗小说家冯梦龙纂辑白话

小说集《警世通言》中的名篇。杜十娘是明清通俗小说中典型

的悲啸式人物，也是具有研究其美学价值的悲啸形象之一。我

们都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作者是怎么

样在船舟这样一个特殊地点来构建悲啸空间的呢？简单来说，

为了构建一个悲啸空间，首先的是建立一个悲啸的主调，来使

外部空间、人造空间、主要人物等带有统一或相类似的悲啸情

感基调，而后这些部分相互配合、环环相扣，以此来进行悲啸

主题的表达。

而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是，作者将这样一个悲啸故事

放在船舟这样一个空间内也是别有深意的。一方面船舟在茫茫

水波上飘荡就给人一种动荡无依、漂泊寂冷之感。杜十娘与李

甲泛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自于李甲的软弱，李甲害怕杜十娘为

家里人所不容，十娘不愿李甲因为自己而为难，这才提出与李

甲泛舟吴越。另外一个方面，作者选择在船舟中展开这个故

事，还考虑到了船舟的公共性和开放性，船舟本身就是一个多

方人员聚集、鱼龙混杂的场所，加之杜十娘被转卖的地点又在

船头，船舟停靠的地点又是瓜州渡口，这其实就是把船舟这样

一个地点当做成了一个小型的悲啸表演舞台，围观的人就好比

台下观众，美丽而坚强的杜十娘和她的百宝箱一齐沉到水底。

美好的事物在众人眼中消逝，这不正给人们带来非常大的震撼

吗？如果它发生在深宅大院中，美丽事物的灭亡和消逝又有几

人知？还会出现这么大的悲啸感和悲啸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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